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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黑土地

农村版

独倚轩窗

把自己站成一道孤影

在叶儿枯黄的时候

便裸露出透骨的怜惜

谁，轻轻伏在我的肩头

低声细语

一场独特的秋雨

被洗得缠绵清晰

在瑟瑟的西风中，吟诵

潮来潮去

谁把装有寒蝉的旧梦

悄悄裹紧

谁又能，把雁归雁去的使命

化成如雪一样的絮

伏案提笔

留下几行不能言说的秘密

倘若西风

不能褒奖岁月的静美

那就勇敢地和落雪

有一个约期……

秋至中途
叶淑华

当季节的列车驶入秋季，位
于东北四大灌区之一的前郭灌
区红旗农场便开启了一幅色彩
斑斓的画卷，那独特的秋韵，让
人心驰神往。

行走在农场的小路上，两侧
的树木换上了绚丽的新装。杨
树的叶子有的变得金黄，在阳光
的照耀下，如同片片金色的雪
花，纷纷扬扬地洒落，为大地铺
上了一层柔软的地毯。拾起一
片落叶，那清晰的纹理宛如时光
的印记，诉说着季节的故事。

继续前行，一望无际的稻田
映入眼帘，水稻几近成熟，稻秆
上垂挂着颗粒饱满的稻穗，沉甸
甸地低垂着头，像是害羞的少
女，热盼着情人来约会。微风拂
过，微黄的水稻沙沙作响，仿佛
在演奏着一曲丰收的乐章，传递
着大地的喜悦与富足。

那连片的水稻试验田更是
令人叹为观止，像是身着不同颜
色的迷彩服即将接受检阅的“士
兵”。五颜六色的稻穗让人惊
奇：金黄的，黑色的，还有棕色
的，一波接着一波，一直延伸到
远方。

红旗农场的水稻专家孙站
长介绍，这里是农场的实验基
地，是专门培育良种的水稻试验
田。黑色的稻穗生产出来是黑
色的大米，棕色的稻穗生产红色
的大米，还有散状的稻穗是糯米
（俗称：黏大米）。它们都是水稻
中的精品，经过严格的培育后，
陆续走出试验田，进入批量种
植，不久就会走向市场，成为大

米家族中的“佼佼者”。
水稻技术专家在水稻试验

田辛勤劳作，他们的身影与金黄
的稻田构成一幅最美的秋收画
卷。每一粒稻谷都凝聚着他们
的心血与汗水，也承载着对生活
的美好期盼。

除了一片片金黄的稻田外，
我们在返回农场场部的路上，还
意外地发现了长在水田边缘地
带，像是水稻又并非水稻的一种
青绿青绿的农作物，一时摸不着
头脑，只留下疑问在心里。

忽然间，我们发现路旁有一
群人，正在收割这些让我们看不
懂的“农作物”，一袋袋装起来堆
放在路边。停车仔细查看，一段
一段像是“竹笋”的模样，一问路
边人，才解开了“谜团”。

原来，他们是农场职工，正
在收获的东西叫”茭白”，有“水
中人参”之称，很受南方人的欢
迎和喜爱。在农场种植已经有
几年时间了，当地的市场上也有
出售。农场职工在生产水稻的
同时，还做起了“买卖”，据说，收
入很是可观。

果然，中午在吃工作餐的时
候，厨房老师傅做出了一道拿手
的辣炒“茭白”。乍看起来，“茭
白”如竹笋一样的颜色，但初入
舌尖时，既有豆制品的口感，又
有竹笋的味道，还有菌类的清
香，让人回味无穷。果然没有白
来一趟红旗农场。

一路走，一路看，红旗农场
的秋色壮观得让人心旷神怡，这
里还融合了自然的山水之美。

农场周边的景致在秋天的渲染
下，呈现出红、黄、绿等多种色彩
交织的壮丽景观。沿着稻田间
的小路漫步，偶尔还能看到小动
物在林间跳跃，小鸟在枝头欢
唱，为这宁静的秋日增添了几分
灵动与生机。

红旗农场的秋天，不仅仅有
自然的美景和丰收的喜悦，还有
着丰富的人文内涵。这里的民
俗文化独具特色，在秋日里，人
们可以深入成熟的稻田里体
验。走进当地人家，热情好客的
主人会端上香甜的瓜果和自制
的美食，邀请你一同品尝。围坐
在一起，听着他们讲述农场的变
迁和生活的点滴，感受着浓厚的
乡土气息和淳朴的民风，仿佛时
间都在此刻慢了下来，心灵也得
到了一份宁静与慰藉。

中午，阳光洒在红旗农场的
大地上，整个农场被笼罩在一片
温暖的金光之中。那金黄的稻
田、黄绿交织的林草、错落有致
的房屋，都镀上了一层柔和的色
彩，宛如一幅精美的油画，美得
让人心醉。而随着夜幕的降临，
农场又换上了一袭深蓝的长裙，
点点繁星闪烁其间，蛙声、虫鸣
此起彼伏，奏响了一曲美妙的秋
夜交响曲，为这宁静的秋夜增添
了无限的魅力。

红旗农场的秋色，是一首优
美的诗，是一幅绚丽的画，是一
曲动人的歌。它以那独特的韵
味，吸引着人们的目光，牵动着
人们的心弦，让人沉醉其中，久
久不愿离去。

秋色斑斓的红旗农场
闫英学

《二十四节气歌》里有一句
“处暑动刀镰”，但对于北方而
言，此时收割庄稼尚早，即使开
镰了，第一刀收割的也只能是
麻。麻是用来制作长、短、粗、
细不同的绳子的。在农业生产
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绳子的地
方很多，因此生产队每年都要
种植几亩地的麻。

收割时，从麻铺子里选出
两三根细的做绕子，把麻打成
大小适当的捆子。由于麻的内
茎较脆，做绕子之前要拧一拧，
使其柔韧一些再去捆。麻秆比
较高，需要在上下各捆一道绕
子。割下的麻要一捆捆地装上
车，运到村子就近的水泡子旁，
投放在水里边沤泡起来，也叫
沤麻。

沤麻之前，先在近一米的
水深处选好距离，把几根木桩
子钉在泡子里，再将麻捆子一
层层挨紧摆放在木桩之间，最
后还要压上一些泥土或石块，
使麻捆子完全浸泡在水里。经
过几天的浸泡，使其脱去果胶，
泡子里便会有气泡冒出，水面
浮出一块块绿沫子，散发出呛
鼻的辛辣味。如果水泡不大，
很可能有被呛死的小鱼漂浮在

水面上，就连鸭子大鹅也不愿
靠近这里。

沤麻需要时间，一般在一
周到十天之间，这与当地的气
温有直接关系。如果时间过
了，麻坯子就会从麻秆上脱落，
也称脱裤子，麻就不结实了。
如果沤泡不到火候，扒麻时就
会“护皮”，麻坯子贴在麻秆上
扒不利索。因此，把麻沤到六
七天时，队长会派有经验的老
农每天过去查看一下。一旦
发现沤好了，就让社员放下手
里其它的农活 ，赶紧过去起
麻。

在起麻的大泡子沿，一时
间热闹起来。由两个身强力壮
的男社员下水捞麻。这两个人
仅穿着裤头，拿着铁锹，下到泡
子里掀掉压在麻上的石头，铲
净泥土，再把麻一捆一捆地贴
着水面推到泡子沿。此时，他
们身上挂满沤烂的麻叶子，又
臭又脏。泡子沿上有个人拿着
二齿钩，将推过来的麻捆子搭
上岸，分给等着扒麻的人们。
乡下有个老规矩，扒出来的麻
秆归扒麻的人所有，扛回家晾
干后用于做饭时引火。因此，
扒麻时会招来全屯子的男女老

少参与其中。
扒麻的方法是，从一棵麻

的根部将一半的麻坯子翘起来
往下扒开，随着两臂张开将麻
撕扯到另一头时，用一只脚蹬
开 ，然后再去扒剩下的麻坯
子。扒下来的麻坯子在水泡子
里洗涮一下，冲去淤泥和污垢
后，交到生产队的保管员手里。
生产队除了有成片的麻地，还
会在庄稼地的垄头种几株麻。
由于垄头通风好，麻会生长得
更壮实，可以拦挡禽畜进地里
祸害庄稼。这些麻不沤不扒，
只用于收获成熟的麻籽，用做
牲畜的精饲料。

另有一种野麻，又叫青麻，
有桃心形的叶片，开着漂亮的
小黄花。待花落后，便结出麻
桃子。此时将麻桃子掰开 ，
里边夹有籽粒。籽粒未成熟
时是白色的 ，味道微甜。成
熟后的麻桃子 ，里边的籽粒
变黑 ，质地坚硬。青麻成熟
得较早 ，也要早收割。一般
会种在场院里或某一块薄地
上。青麻也需要沤 ，也能扒
出麻坯子。如果把青麻籽卖
给收购站，价格不菲，据说可
以入药。

入秋先收麻
王爽

目送黄昏远去。在一阕宋词里

等风，亦等那轮明月

铺开的思绪，顺着夜色的掌纹

纵向延伸。而年轮

却在情愫暗剪的光阴里，打结

窗外，斑驳的树叶

筛落多少遗憾与不甘

那深陷时光褶皱里的跋涉

终究，成了无人认领的修辞

晚风滤掉了燥热。经过窗口时

我听见，它与花儿私语

恰在此时，月光倾泻枝头

惊飞了，栖息的喜鹊

犹如，被惊醒的残梦

我的叹息，正被月光慢慢漂洗

明月别枝惊鹊
左晓昕

驻村第一书记老马刚来村里，
一下子被村民的“任性”搞得焦头烂
额。垃圾随手扔，左邻右舍为鸡毛
蒜皮的小事大打出手。他率领的驻
村工作队最初规划的美好蓝图在这
乌烟瘴气的环境中烟消云散。

苦思冥想多日，老马灵机一动，
决定将《村规民约》编成朗朗上口的

“三字经”，涂刷在村头巷尾的文化
墙上，村民一走一过就能看到“三字
经”，让墙上的字“说话”，约束大家
的行为规范。

“埋汰大王”周万年是五保户，
又是村里的脱贫户，素来邋里邋遢，
房前屋后乱七八糟堆满杂物，路边
沟杂草丛生，左邻右舍看着都不顺
眼，却又无可奈何。自从“三字经”
上墙，“净齐美，好家园，环境差，人
人烦”就刷在他家外墙上，这句话天
天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总觉着有人
时不时在他耳根子念叨。起初，老
周嘀咕：“就几个破字，能管啥用！”
可架不住谁路过谁念叨，连小孩子
放学都指着墙面大声地念。老刘越
听越不顺耳，总感觉大家是特意念
给他听，索性每天捂住耳朵。过几
天，这句话还是在他耳朵里嗡嗡。
实在坐不住了，不都说我埋汰吗，我
就收拾给你们看。于是抡起扫帚，
屋里屋外，旮旯胡同，一顿收拾。等
老马书记再去他家时，只见小院子
周围焕然一新。老刘挠着头苦笑
着：“天天念经，烦死我了，现在耳根

子总算清净了。”
李信和王清两户人家因篱笆墙

20 公分的边界吵了很多年，互不相
让。老马几次上门调解，奈何谁也
不服谁。一天，王清大哥蹲在地上
一边抽烟，一边死死盯着外墙上“邻
里间 ，有情谊，互帮忙，如兄弟”发
呆。正巧李信家嫂子出来倒垃圾，
她随口说：“王大哥，你说说，咱这些
年为这点边边沿沿伤了和气，真不
值当。”两人盯着这12个字，你一言
我一语，越说越觉着墙上的话在
理。当场坐下来重新丈量边界，两
家从此握手言和。此情此景被工作
队队员小李看到，他随口吟道：“千
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
皇。”

过去，村里红白事讲排场比阔
气，很多家庭因一场宴席负债累
累。“红白事，节俭办，酒席宴，要简
单；吃穿住，照料强，生厚养，简单
葬”成了新的风向标。村东头老李
家娶媳妇，没有豪华车队，没有大摆
酒宴，不收份子钱，就在自家小院里
随意弄了几桌家常菜，邀请亲朋好
友热闹热闹。大家纷纷夸赞：“老赵
家的婚礼，有烟火气，有人情味，还
不浪费，挺好挺好！”

那天一早，老马看着墙上的“三
字经”，再看看如今村里的变化，偷
偷地捂着嘴笑了，一不小心，竟笑开
了村口的那片李子花。

墙上的“三字经”
马明清


